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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家卫国，岳阳人民和驻军同仇敌忾,团结一心，与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战。在保卫西

南大后方,支援盟军太平洋战场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抗战史上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今天，是第七个国家公祭日，本报特刊发专版，不忘历史，珍惜和平。

从来有胆是书生
——记民间抗日英烈任霁初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个在西

北行走的江南人，唱一首江南的歌谣，民生的艰难与

民族的危难，让他挺身而出，在西北与江南的大地写

下了一个大大的“人”字。1946年7月7日，当时新闻

局编撰的《抗战史绩专册》正式出版，表彰了民间义士

34人，他们是抗战为国死难的民众代表，岳阳县人任

霁初位列其中。

当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总有那么一群人，会勇

敢地站出来，他们挑起为民族命运做不屈抗争的重

担，并毫不吝啬地泼洒自己的鲜血。也许从军事意义

上讲他们的“战果”不值一提，然而他们的勇气与呐喊

却能如惊雷般唤醒这个国家的勇气与血性。

一

任霁初（1869 年——1941 年）出生于晚清同治八

年，当时的任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任霁初的祖父任

迪吾，同进士出身，嘉庆年间担任过礼部侍郎，从二

品。父亲任金振，同治年间担任过湖北崇阳县巡检，

以维护地方治安为主，但在很多情况下也担负了管辖

地区的一些民政事务。虽然巡检位卑，但是在清朝地

方行政体系中尤其是州、县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中占

有重要地位。任金振的工作责任心很强，缉捕私盐，

抓捕盗贼，经常穿梭于崇山峻岭间，不怕事，不怕死。

任霁初从小就在父亲身边长大，耳濡目染，感受到了

父亲身上难能可贵的品性。任霁初从小天资聪颖，在

父亲督促下苦读，博览群书，经史文集、诸子百家，多

有钻研。1889 年 17 岁的任霁初考取秀才，后参加乡

试，未能中举，恰逢清朝数年一次的拔贡生考试中，任

霁初因成绩优异，授予其拔贡生身份。1905年（光绪

三十一年），25岁的任霁初在礼部见习三年期满，被授

予甘肃文县县令。

文县为民族杂居地区，山高林密，自然条件严酷，

任霁初莅任，正值大灾之年，百姓流离失所，城乡景象

残破，满目凋敝。任霁初从改革弊政入手，提倡节俭

之风，招人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由县衙分给耕牛

籽种。同时，设粥厂十余处，散棉被数百套，活民无

数，流民饥民感恩戴德。他动员群众在城乡栽植桑树

两万余株，购散棉籽数千斤，教民种棉兴纺，温饱共

济，散发书籍于民间，广开教化。

宣统元年（1909 年），任霁初调任天水县令。天

水自然条件比文县好，可情况比文县复杂得多。革

除蔽政，释解民困，排除扰民之风，成为当务之急。

当时在民间拉马匹支官差成为差役们勒索百姓的机

会。任霁初莅任后，用公款买马五十匹，发放草料费

交给郊区居民喂养，平时由养马者使用，有官差时由

官家使用，仍发给草料费，差役们生财之道中断，扰

民之风即止。

任霁初生平最恨狐假虎威之人，对于倚势逞恶，

鱼肉百姓的事严惩不贷。他不依附权势，也不畏惧权

势。在天水任上，一驻藏大臣路过天水，任霁初依礼

尽心接待，可随从仆人竟勒索钱财，任霁初闻讯，拍案

而起，也不管他身后是谁，拉来就是一顿板子。他关

心文教，拿出自己的俸银主持续修县志。兢兢业业，

做了很多百姓称道的事。

二

“羁鸟恋旧林，池鱼归故渊。”1929年，任霁初千里

单骑，一身轻松回到故乡。

在这样一块钟灵毓秀之地，“复得返自然”的任霁

初心旷神怡，才思泉涌。任霁初是循吏，更是文章大

家，他一生著述丰博，尤以晚年为多，著述涉猎广泛，

内容丰富多彩。有鼓励年轻人努力学习，改进教学方

法的，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表现内心激愤的，如《愤

诗四首》等；有同情农民疾苦，反映战乱中人民悲惨生

活的，如《劝农歌》《固本义》等；有憎恶官场生活，反映

政治腐败，清官难做，渴望归田的，如《述怀五首》等；

有解说儒家经典的，如《春秋论》等。

辞官归里的任霁初不仅是“放下”，而且是真放

下，他舍弃的是官场上的案牍劳形和身心疲累，得到

的是真正的解脱。“园带清流饥亦乐，松笼荒径暑何

寒。颇闻江甸风涛恶，不碍柴桑诗酒欢。”（《书陶渊明

传后》）带着龙归大海鸟入林的一身轻松。从“笔下有

风云，眼中无富贵”的少年壮怀，到“敢抉空拳招虎兕，

从来有胆是书生”的青年豪气，从“从民，则拂上；从

上，则拂民”的矛盾纠结，到“园带清流饥亦乐，松笼荒

径暑何寒”的安怡恬适，任霁初的路，几乎就是深受儒

学和道教熏沐的中国古代士大夫一条共同的路，所不

同的是任霁初能入得深刻，退得彻底，在其位谋其政，

宵衣旰食，殚精竭虑；请辞归田，寄情山林，埋头著书立

说，绝无半点藕断丝连，这种文人襟度，却并不多见。

三

他爱自己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同情人民

疾苦，憎恶官场恶习。在热爱的祖国面临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的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

观赏故乡风物时才发现，故乡没有了当年的美好。

1939 年至 1944 年，日军 4 次进攻长沙，新墙河都

是其湘北盘踞地向南推进必须突破的第一道防线。

岳阳人的血性，似乎天然地与这条河联系在一起。8

月的新墙河，水面并不宽阔。就地形而言，河北岸是

丘陵、低冈，河南岸，有一段平整的河滩。

因港口村地处山区与平原的交界处，“港口，港

口，对外喇叭口，对内烟窗口，兵家必争是虎口。”村

庄偏僻处，一条长约一公里的陡峭山路直通山顶。山

坡上尽是碎石，两边有高过人腰的灌木丛。当年的树

木比现在茂盛高大得多，最粗壮的树两个人合抱不过

来，村民们接济抗日官兵，毁家纾难，吃了不少苦头。

彼时的任霁初顾不上收割自家的稻子，他带着儿

子、孙子一起上阵，又鼓动了村里上百年轻劳力，忙着

为军队端茶送水、修挖工事、筹集粮物。

任霁初感慨地说：“我们只有迫击炮，能打多远?

日军有大炮还有飞机，你说这阵地守得苦不苦？”

男人将农田灌水后开挖成很窄的泥泞小路，以阻

止日军的骑兵部队顺利通行。

在后勤补给上，当时国军每个士兵粗布衣服两

套，草鞋两双。每日吃两顿饭，其中一顿是稀饭。

粮食远远不够，老百姓就把家里的粮食都拿出

来，拌上白菜叶子熬粥给将士们吃，没有食盐，从牙缝

里抠点出来……

而在港口村，所有做这些的带头人，是这个叫任

霁初的老人。

任霁初圆头圆脸，笑容憨厚，是个很慈祥和蔼的

老人。

村里的人逃的逃，死的死，已经没有人了。日本

兵在这里烧杀掳掠七天七夜。

任霁初的孙子任稼安从外地逃难回来，来到这山

坡上，先是找到袓父的一双鞋，一件旧布袍子，一双白

袜子。

经由这双“白袜子”，年届 70 的任霁初的尸首得

以在山坡上寻见。他特别洁身自好，整个村只有他才

穿那种长筒白袜子。

包括任霁初在内，至少有15个乡民死在这里。这

还只是发现的，据说死的人超过了40个。除了牺牲的

乡民，港口村上百座明清老屋亦被日军的大火烧毁。

任霁初不是没有保命的机会。当时强敌压境，中

国守军一位姓许的团长在新墙河堤上来回呼叫，提醒

老百姓回避日寇。家人们曾多次劝说老人“先出去躲

一阵”，被老人拒绝。

他说，有国才有家，国都没有了逃个啥子命？他

坚决留下来，誓与敌人抗争到底。显然，有另一种记

忆，属于某些个体。它区别于宏大的集体记忆，细微、

琐碎，却有火石般的光芒，足以让人铭记一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为进攻武

汉、长沙等战略要地，把湘北作为轰炸

的重点区域之一，1938年10月，武汉沦

陷后，岳阳各县于11月相继沦陷，日军

侵占蹂躏岳阳达7年之久，制造了一系

列惨案。

面对日军的滔天罪行，岳阳民众义

愤填膺，奋起抵抗。境内有6万余人参

军上前线，20万人参加战时服务组织，

无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以各种方式扰

敌、杀敌，为协助中国守军抗击日军作

出了有力贡献。

自发组织抗日游击武装

岳阳沦陷后，各阶层岳阳儿女自发

组织起来，成立游击队、自卫队，神出鬼

没地打击日军。1938 年秋，日军窜据

岳阳乌江小桥坳。农民易季秋、陈贝川

等组织起一支抗日自卫队，打击日军的

抢劫掳掠活动。同年 12 月，在中共岳

阳县委的策划下，原国民党连长胡春台

在岳阳县东南乡组织成立共40余人的

岳阳第一游击大队，胡春台任大队长，

王国雄（共产党员）任指导员，在东南乡

开展抗日游击活动，与日军作战 30 余

次，缴获步枪30余支，扩大了队伍。

平江第四次沦陷期间，日军进犯清

水平坑。当时，洪家塅、甲山、南尧等地

群众几千人逃难到这里，群众自发地组

织成立了百余人的人民抗日自卫队，推

选张骞为队长。一天，日军100多人向

熊家洞进发，自卫队得知情报后埋伏在

山上。当日军行进至两山之间的凹道

上时，十多名自卫队员挡住了去路，摆

开了“口袋战”。当场毙敌数十人。在

3个月内，自卫队与日军作战5次，共歼

敌100多人。

华容县鲇鱼须一带群众自发组织

了一支百多人的抗日武装——神兵

队，同日军进行了英勇斗争。1944 年

10 月的一天，神兵队侦知日军要来鲇

鱼须“扫荡”，便隐蔽在日军必

经大道的一个土圈子里。

上午 8 时许，50 多名

日 军 来 到 土 围 子

前，“神兵”冲上

去 ，勇 不 可 挡

地 朝 日 军 砍

去 ，短 兵 相

接 ，日 军 的

枪支无法使

用，拼杀约

半 小 时 ，杀

死日军 30 余

人 ，缴 枪 30

余支。当地群

众欢天喜地，送

酒 送 菜 ，表 示 慰

劳。不料，约 3 小时

后，日军组织200多人前

来偷袭神兵队，在距“神兵”

200 多米处，组织强大火力，发起攻

击。“神兵”仓促应战，虽浴血奋战两个

多小时，终因寡不敌众，100 多人全部

壮烈牺牲。

寻机扰敌杀敌

岳阳民众同日军英勇搏斗的动人

事迹，比比皆是。1939 年 9 月 23 日，湘

阴营田武穆乡（今属屈原管理区）农民

易玉涛见妻子被日军惨杀，愤怒至极，

他手持屠刀，躲在门后，接连砍死 3 名

日军，自己亦殉命。当年12月14日，戏

剧家田汉到营田战地采访，知悉此事，

遂捐资将易玉涛夫妇合葬，题立“易玉

涛勇士夫妇之墓”碑，并赋诗曰：“人人

易玉涛，中国永不亡”。湘阴青山农民

易志明被日军抓去当苦力，他趁给日本

军官打水洗澡之机，提一桶开水往其头

上泼去，自己乘机逃跑。第三次湘北会

战中，岳阳长湖3位农民配合追击日军

的国民党军一个营，夜袭宿住魏氏祠堂

的 300 多名日军，他们爬上日军住房

顶，揭瓦扔下手榴弹，炸死敌人过半，外

逃余敌全被守军歼灭。平江县浯口镇

江裕民等几位农民多次寻机杀敌，有一

次伏守公路两侧，活捉日军 2 人；另一

次用炸药炸坏敌人汽车1部，缴获一批

军用物资。

有的民众被迫为日军带路，他们不

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将日军引进中

国军队的伏击圈。1939年10月4日，日

军一部退到平江木贞乡境内，强拉农民

方晴春带路，欲走小道北撤。方故意将

日军引向一山形奇险之地，使日军“丧

气折回”而耽误了北撤时间。6 日，该

敌被国民党追击部队截击。1941 年

秋，岳阳县协成乡14岁的学生金继贤，

被日军掳去带路，他趁机将日军引入中

国守军的埋伏圈，守军毙敌 80 余人。

金继贤壮烈牺牲。

配合守军修筑工事

湘北会战期间，岳阳民众协助中国

守军积极破路破桥，修筑作战工事，以

阻击日军进攻长沙。中国守军凭借这

些工事，击退了敌人的数次攻击。

1941 年 12 月，日军第三次进攻长

沙，黄沙街民众把烟家塘前的一座拱

桥拆毁，使日军的一辆汽车翻毁。金

沙乡农民罗黄才带几个农民黑夜将日

军在米家庄与齐家门搭的便桥破坏,

日军通过时，又有 4 辆战车翻毁，死伤

5 人。湘阴县群众自发在汨罗江沿岸

破路设障，以阻滞日军前行。如将人

行道均削窄为一市尺宽、在大路上挖

陷阱；在交通要道两旁的水田里灌满

水成“沼泽”。据日本防卫厅战史研

究室《汨水左岸会战》记载，“先遣的

步兵第八联队森田春次大佐当夜 20

时出发，以第二大队队长儿玉勇少佐

为前卫，在雨夜黑暗中，走进 6 公里大

部损坏的田间小道，经历了 7 小时的

艰难行军，到达新市。”“暗夜中，路旁

两侧的水田泛滥，变成潮湿地带，又无

迂回道路可寻，全体部队在已破坏后

仅存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加以重庆军

的抵抗，成为此次战斗中最艰苦的一

次行军。”

帮助运送作战物资

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冒着生命危

险，积极为前方抗日部队运送军用物

资，补给武器弹药。1939 年冬，岳阳县

永美乡兰碧光、廖竹林、袁清辉、李仁

义、彭德明、罗义士等几位农民，主动充

当向导，为守军运送弹药，在战场上中

弹身亡。第二次湘北会战期间，湘阴、

汨罗群众挑着重担，推着土车，头上插

着伪装的树叶，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

把前方守土官兵急需的弹药、军粮送到

前线。据统计，在湘北会战期间，为抢

运军粮弹药，湘阴全县投入劳动力达

10万人次以上，“大有”号、“普济”号小

火轮和大批民船，也无偿地为抢运军粮

弹药服务。

此外，各阶层爱国民众为支援抗日

战争有的积极奔走，为抗日救亡大造舆

论；有的解囊相助，积极提供经济和物

资上的支持，慰劳抗日将士；有的在文

化教育上给予有力支持。正是这种军

民齐心协力的抗战精神，凝聚成为坚不

可摧的民族力量，才终于赢得了抗日战

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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